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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框架的中央储备粮
布局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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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储在哪”是粮食储备的关键，中央储备粮是粮食储备安全的命脉，其布局合

理性决定了应急保障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构建分析框架，从影响储

备效率的生产、消费、运输 3 个环节出发，分析中央储备粮产区分布、对接消费、衔接运力的

特征，借鉴线性规划思路，计算得到储备与产、消、运达成平衡状态的储备库数量区间，提出

现行中央储备粮储备库布局优化思路。目前有 890 个中央储备粮储备库，77% 分布在主产

区。其中，有 4 个非主产区的储备库数量低于区间下限，4 个主产区高于区间上限。中央储

备粮储备库布局存在重产区、轻销区的倾向，导致经营成本高、轮出渠道不畅，重口粮、轻玉

米，削弱了饲料粮保障能力，重储备、轻流通，粮食调运受限。提出静态的粮食储备库布局

应根据粮食需求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要平衡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储备库布局，根据市场需

求优化储备粮品种结构，增强粮食储运基础设施投入并提高粮食调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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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粮食储备适当多储一点、多花一点钱，安全系数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也

要讲性价比、讲效率效益”。“怎么储”的问题长期以来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储备不足，直接面临市场

风险和自然风险双重威胁；储备过多，不仅成本高筑，还增加陈化粮进饭碗的风险[1]；储备集中，高密

度的放射状收粮和调运产生较大运输压力[2]；储备品种不协调，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保供压力大，

调控能力被削弱[3]。“储在哪”是做好“怎么储”的关键，优化储备粮的地理分布与结构配置，是发挥粮

食储备“压舱石”作用的战略选择。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完善物资

储备体制机制，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优化重要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

局”，指明了优化粮食储备布局的重要性。中央储备粮主要用于全国范围守底线、应大灾、稳预期，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后防线，宏观调控国家粮食安全，对粮食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本文拟基于供

应链风险管理视角，研究中央储备粮布局优化问题，根据中央储备粮产区分布、对接消费、衔接运力

的特征提出优化思路，为储备布局向“降成本、提效率、保安全”调整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1.文献综述

储备粮科学布局是保证调运效率、构建产销区利益衔接机制的关键[4]，建立在传统产销区基础上

的粮食储备格局已经难以保障粮食需求动态变化下的粮食安全，应该基于不同地区粮食资源获取能

收稿日期：2024⁃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粮食−经济−生态’协同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研究”（25AJY035）；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下地方政府抓粮的策略性行为研究：识别、影响与对策”（72373146）；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科学研究中心科学任务“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生成机理与机制构建”（CAAS-BRC-AERD-2025-01）。
*为通讯作者。



（总181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力、粮食安全贡献能力、粮食供应链保障能力，重构粮食储备体系，完善储备设施布局[5]。已有文献广

泛研究了我国粮食储备布局同粮食生产、消费、运输的基本关系。

主产区粮食储备多，其中，中央储备粮有 70%集中在主产区[6]。主要是因为销区储粮机会成本太

高，产区储粮能够降低收粮成本，但粮食储备过度集中于主产区导致长距离大规模跨省运输压力较

大[7]。在其他地区缺少粮食储备意愿的情况下，主产区政府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多储粮食，也导致

地方财政压力大[8]。

我国粮食产区、销区分离，必然导致与消费的联系减弱。一是粮食储备与消费之间的距离较远。

居民粮食消费与集中在主产区的粮食储备布局不契合[9]，主销区、平衡区的粮食储备库数量相对较

少，不利于在突发事件时稳定粮食供应，应当适当扩大相应地区粮食储备[10]，尤其向主销区、西部缺粮

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11]。二是粮食储备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不一致。大部分地区储备结构与种植结

构相似[3]，因此储备粮中口粮多、饲料粮少。我国现行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保障饲料粮安全[12]，为保

证储备粮的调控功能，储备品种结构应保持与口粮、饲料粮、工业用粮结构一致[13]。

粮食物流设施接发能力不足，同储备库的衔接程度低。我国仅 7%的粮食仓储主体拥有专用铁

路线[14]，运粮专用线路建设滞后，跟不上“北粮南运”、四散化运输等新变化和新要求。仓库、码头、工

具等储运设施互无关联，跨省运输标准不统一，影响接驳效率[15⁃16]，尤其是散粮运输要求专用车皮、粮

船，资产专用性强，散粮运输业务发展积极性弱[17]。关键地区粮食仓储设施和物流设施不足，容易造

成堵塞风险，西南、西北地区不仅粮食储备少，物流节点少、散粮接卸能力不足，还需要更多粮食储备

和物流投入[18]。

平衡储备库布局成本和运输距离有利于提高储备效率[19]，如果粮食储备充裕、流通体系发达，粮

食安全的整体保障水平将显著提升[20]。因此储备库布局应当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生产情况、消费分

布、物流条件等因素，用系统思维统筹分析储备库布局同粮食生产、消费、运输等环节的相互作用。

此外，粮食储备是国家机密，大部分研究缺乏详细的数据支持。基于此，中央储备粮作为我国粮食储

备体系的核心，理顺中央储备粮储备布局与粮食生产、消费、运输的关系是实现全国粮食“储得好”

“储得安全”的基础，本文拟构建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框架，在中央储备粮直属库省域分布基础上，根

据粮食生产、消费、物流数据，按照线性规划思路综合判断中央储备粮布局短板，探索提高储备粮经

营效率的粮食储备布局优化方案。

2.供应链风险管理分析框架

生产力发展使供应商主导的静态市场转变为顾客主导的动态市场，增强了企业生产的不确定

性，倒逼传统企业变革管理方法，萌生出供应链管理理论[21]。供应链管理是通过有效整合供应商、制

造商、仓库和商店，将正确数量的商品生产并分配到正确地点、正确时间的一系列方法，最小化整个

系统的成本，同时满足服务水平要求[22]。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挑战是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由此衍生出供

应链风险管理思想，通过管理供应链日常风险和特殊风险降低脆弱性并确保连续性，识别潜在风险

从而及时采取行动预防风险[23]。

储备能够应对需求波动、生产计划变化或运输延迟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24]，是应对供应链风险

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Santoso等以供应商分布、运输选择、消费者分布作为约束条

件研究了供应链中断风险中的加工、储备选址决策问题[25]。Azaron等研究了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中

供应链优化问题，第一阶段考虑工厂和储备选址，第二阶段考虑生产、储备、运输的平衡问题[26]，Rawls
等在应急储备选址研究中，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以流量守恒、风险概率为条件优化设施地点选择[27]。

储备控制作为供应链管理的主要议题之一[28]，与生产、消费、运输密切相关，在储备布局优化问题中，

需要综合考虑储备与产、消、运的关系。

储备粮作为应急物资，其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中央储备粮覆盖全国、保障 14亿多人口粮食安全，

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核心，虽然不同于普通商品，但在亿万农户、储备商、运输商和分销商构成的

供应链中，其管理也应当遵循系统原则、风险规避原则。当前中央储备粮供应链经营暴露了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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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如储备过多存在市场垄断、布局集中降低经营效率等问题。借鉴供应链风险管理思想，中储粮集

团作为中央储备粮供应链中具有话语权和行业地位的核心企业，具有主导建立供应链约束机制的责

任[29]，需要构建一个全国一盘棋、以中央储备粮储备库为供应链中心、综合考虑储备与产、消、运平衡

关系的中央储备粮布局优化策略，提高储备管理效率，增强储备粮应急保障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

粮食储备通过平抑粮食“产一季、吃全年”的时间波动和“产区产、全国消”的空间缺口提高粮食

安全水平，但是粮食储备库的辐射范围是有限的，储备粮的保障效果取决于储备库的储备能力、周边

地区的风险水平以及储备粮调运效率。作为实物储备的粮食储备冗余容易产生较高老化、浪费成

本，需要对冗余储备进行削减[30]，不足则必须尽快完成补充，防患于未然。

中央储备粮承担着稳定粮食市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的重要任务。中央储备粮库集

中于主产区能够降低采购成本并更好掌握粮源，还有助于解决主产区粮食销路问题，但非主产区面

临突出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迫切需要中央储备粮的兜底保障。另外，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

条件时，储备才是正常的，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没有让位于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商品储

备就会因流通的停滞而扩大，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

最后成为价值损失[31]。中央储备粮更多状态是进行常规轮换，因此也必须考虑储备粮轮出渠道，包括

同销售市场的对接、满足市场消费对品种结构的要求，需要平衡粮食储备库布局与消费市场的关系，

尽量避免价值损失。在储备与运输的关系中，促进静态的储备和动态的流通相结合，是更好发挥储

备作用的前提，储运衔接不畅将导致应急响应系统的“内生失效①”[32]。中国传统储备思想涵盖了粮食

储备和运输的互动关系，唐代刘晏根据不同江河特征，设置粮仓节点，实施分段漕运，解决了“南粮北

运”一次性运输漕运不畅的问题，压缩了粮食调运时间并降低了粮食运输损耗②。因此，要发挥储备

粮的功能必须保障储、运均衡。根据上述分析，构建分析框架如图1：

二、中央储备粮布局现状

鉴于中央储备粮具体数据属于国家机密，本文使用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的分

布进行替代分析。《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

为专门储存中央储备的企业，不得委托代储或者租赁其他单位的仓储设施储存中央储备粮，且《中央

储备粮代储资格管理办法》于 2021年废止，目前承担中央储备粮储备任务的企业只有中国储备粮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根据《关于继续实施部分国家商品储备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48号）》，承担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粮食储备业务的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

库，包括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直属库。直属库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虽然不

是独立法人，但也能够反映企业业务规模[33]，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直

属库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下文统称储备库）的数量分析2024年中央储备粮的分布情况，并基于2016

①    指由于设施本身拥塞而造成的失效。

②    见《资治通鉴·唐纪》第二百二十六卷。

图 1 中央储备粮储备库布局优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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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储备库数量分析中央储备粮储备库的变化，详见表1。
截至2024年共有890个中央储备粮储备库，主要分布在主产区，有689个直属库，占全国的77%，

省均 53个；平衡区 131个，占全国 15%，省均 12个；主销区 70个，占全国 8%，省均 10个。分省市看，

河南的储备库数量最多，有 94个，占全国 11%，是主销区 7省市之和的 1.3倍。2016−2024年中储粮

集团公司经历了公司制改制，中储粮集团公司所属直属库有限公司的分支结构也经历了调整，大部

分省份的储备库数量基本不变，江苏、陕西、安徽直属库数量增加较多，主要是增加了较多直属库分

公司处理辖区内粮食业务，吉林、辽宁、山东的储备库数量减少较多，主要是注销、转为地方所有或是

不再由中储粮集团公司 100%控股。2016−2024年储备库分布的调整是企业内部体制改革的决策，

并不是对储备布局的主动优化，没有根本改变储备布局同生产、消费、运输的关系。

中央储备粮代储是对中储粮集团公司储备安排的补充，考虑到中央储备粮停止代储后可能需要

对储备粮布局进行调整，对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库容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有效

期为 5年，最近一次代储资格于 2018年公布，全国总计代储库容为 1508.60万吨，约占中央储备粮总

量的 15%。代储库容仍然主要分布在主产区，合计 940.50万吨，占全国代储库容的 62%，主销区有

390.97万吨，占 26%，平衡区有 177.13万吨，占 12%（见表 1）。可能是为了弥补中储粮集团公司在主

销区布局的薄弱，所以在代储资格认定时有所倾斜，但停止代储后，主销区尤其是北京可能需要补充

中央储备粮储备库。

三、中央储备粮储备库合理数量与面临问题

1.储备与产、消、运平衡状态下储备库数量区间

借鉴 Azaron等[26]、Rawls等[27]学者研究选址问题中的数学规划思路，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结合

本研究具体情况，要求在满足生产、消费、运输前提下各省储备库数量尽量少，以储-产、储-消、

储-运平衡为约束条件，得到各省中央储备粮储备库的最优数量设置。首先，根据式（1）计算储-产

平衡关系，其中 i表示第 i个省，用各省储备库数量和粮食产量相除得到各省储-产比，分别使用最

表1　中央储备粮储备库数量及代储库容

主产区

河南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江西

山东

江苏

河北

湖南

辽宁

安徽

湖北

四川

合计

全国

2024

94
74
71
62
58
57
52
49
44
41
37
30
20

689
890

2016

95
65
81
62
54
66
23
48
45
50
24
30
22

665
848

增量

-1
9

-10
0
4

-9
29
1

-1
-9
13
0

-2
24
42

代储库

容/万吨

8.08
129.33
86.72
70.13

0
55.71

138.83
86.97
22.79

184.99
48.75
21.85
86.35

940.50
1508.60

平衡

区

陕西

山西

新疆

甘肃

云南

广西

贵州

宁夏

重庆

西藏

青海

合计

2024

31
21
21
14
13
11
8
5
4
2
1

131

2016

18
24
19
14
12
11
9
2
4
1
3

117

增量

13
-3

2
0
1
0

-1
3
0
1

-2
14

代储库

容/万吨

12.06
36.27

0
0

52.72
16.71

0
54.71
4.66

0
0

177.13

主销

区

广东

浙江

福建

天津

海南

北京

上海

合计

2024

23
13
12
7
6
5
4

70

2016

20
13
11
8
6
5
3

66

数量

3
0
1

-1
0
0
1
4

代储库

容/万吨

0
62.57
11.19
86.47

0
205.61
25.13

390.97

注：“2024”为 2024年储备库数量，数据来源于天眼查检索的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的直属库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检索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6日；“2016”数据来源于 2016年财政部《关于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28号》公布的中央储备商品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名单中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直属库”名单；

“增量”为 2024年的个数减去 2016年的个数；“代储库容”数据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告（2018年第 2号）》中的“2018年授予/
变更部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事项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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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小储-产比乘以各省粮食产量，得到储-产平衡关系中各省最大、最小储备库数量。然后根据

式（2）计算储-消平衡关系，以人均粮食消费量 136.8千克①计算各省常住人口全年粮食消费量，同时

按照联合国提出的库存消费比 18%安全水平计算各省粮食消费量，分别以全年、18%两种粮食消费

量除以平均库容②得到满足两种消费情景需要的储备库数量。最后根据式（3）计算储-运平衡关系，

运输能力使用《粮食物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各省布局的物流节点数量表示，根据各省储备库数

量和物流节点数得到各省储-运比，分别使用最大、最小储-运比乘以各省物流节点数，得到储-运

平衡关系中各省最大、最小储备库数量。最后按满足储-产平衡、储-消平衡、储-运平衡最小库数

的最大值、最大库数的最小值，确定满足储备与产、消、运平衡的储备库数量区间，如表2。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744.html.
②    平均库容=总库存/储备库数量，总库存按照李圣军《中央储备粮功能定位及改革思路》一文提及的1亿吨计算，储备库数量按照

890个计算［34］。

表2　各省储备与产、消、运平衡的储备库数量区间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储-产平衡

最小值

0
1

14
5

14
9

15
28
0

14
2

15
2
8

21
24
10
11
5
5
1
4

13
4
7
0
5
5
0
1
8

254

最大值

5
27

399
155
414
268
438
815
11

397
67

434
53

230
592
693
291
321
134
146
15

115
376
117
207
11

139
133
12
40

222
7277

储-消平衡

18%
5
3

16
8
5
9
5
7
5

19
15
13
9

10
22
22
13
14
28
11
2
7

18
8

10
1
9
5
1
2
6

309

全年消费

27
17
90
42
29
51
29
37
30

104
81
75
51
55

124
120
71
80

155
61
13
39

102
47
57
4

48
30
7
9

32
1719

储-运平衡

最小值

0
0
2
1
1
3
1
2
0
4
3
4
1
1
4
4
3
2
3
2
0
0
4
1
1
1
2
1
1
1
1

56

最大值

19
19
97
77
77

174
77
97
19

251
155
213
77
58

232
232
193
116
155
116
19
19

232
58
58
39

135
58
58
58
58

3248

数量区间

下限

5
3

16
8

14
9

15
28
5

19
15
15
9

10
22
24
13
14
28
11
2
7

18
8

10
1
9
5
1
2
8

354

上限

5
17
90
42
29
51
29
37
11

104
67
75
51
55

124
120
71
80

134
61
13
19

102
47
57
4

48
30
7
9

32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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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 产平衡储备库区间 =[ 粮食产量 i × min 储备库数量 i

粮食产量 i

,粮食产量 i × max 储备库数量 i

粮食产量 i

]（1）

储 - 消平衡储备库区间 =[ 粮食消费量 i × 18%
平均库容

,全年粮食消费量 i

平均库容
] （2）

储-运平衡储备库区间=[ 物流节点数 i×min 储备库数量 i

物流节点数 i

,物流节点数 i×max 储备库数量 i

物流节点数 i

]（3）

按照已有的储备库数量、粮食产量、物流节点数计算的最大、最小储-产比、储-运比，代表实践

中储备库能够协调的粮食产能和运力，如果储备库数量调整超过现行最大储-产比、储-运比，则可

能使储备库闲置，形成资源浪费，或者运力支持粮食调运有压力，如果小于现行最小储-产比、储-
运比，则可能导致储备库协调保障“颗粒入仓”有困难，或者运力“吃不饱”，运输系统的经济效益有

限。按照两类消费量计算的储备库数量，代表满足不同消费情景、保障不同程度的消费水平的储备

库布局要求，其中满足 18%库存消费比的储备库数量要求是最低水平，不应低于该数量，满足全年消

费量的储备库数量要求是较高保障水平，在经济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增加该水平的储备库数量，

有助于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得到储-产、储-消、储-运综合平衡状态下的储备库数量区间后，与现行各省储备库数量进行

比较，判断成本最小化的各省储备库布局调整（图 2）。大部分省份储备库数量在该区间内，有 4个省

份的现有储备库数量低于该区间，分别是上海、浙江、广东、重庆，均是粮食非主产区，低于区间下限

1、2、5、3个储备库；有4个省份的现有储备库数量高于该区间，分别是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江西，均

是粮食主产区，其高出该区间上限33、42、37、3个储备库，冗余储备库数量远高于不足储备库数量。

2.中央储备粮布局面临的问题

（1）重产区、轻销区，储备库区域布局失衡。储备库分布区域不均衡，主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利用机械化骨干粮库建设项目、世界银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等大规模建

设粮食仓储设施，为了解决粮食入库问题、降低建库成本和运输成本、发挥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优势集

中粮食调度资源，粮食储备库主要设置在粮食主产区。但当时以衔接生产端为主要目的的储备库分

布格局，已不再适应当前新的粮食安全发展需要。

储备库大量分布在主产区，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中央储备粮靠近产区能够降低采购成本并更好

掌握粮源，但也容易形成市场垄断，不利于粮食领域市场机制形成。课题组在江苏、内蒙古等粮食主

产区的调研中了解到，粮企、粮库收购粮食的价格基本都看中储粮集团，中储粮集团成了各地粮食价

格的“风向标”。储备库布局远离销区，不利于中央储备粮常规轮出。根据中储粮网电子交易平台

2023年 12月的粮食竞价销售情况，主产区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 41%，主销区占 43%，平衡区占 16%，

主产区粮食销售流拍率高、成交率低，主销区储备库的粮食成交率大部分能够达到 100%。可能是因

为交货地点基本在卖方库内，对于买方而言在主产区购粮需要承担较高的运输成本，且中央储备粮

图 2 各省现行中央储备粮储备库数量与平衡状态数量区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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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出时间集中，主产区粮食轮出量大，而需求不足，粮食轮出库相互形成竞争关系，轮出进度较慢。

中央储备粮布局距离销区较远，不利于销区的粮食保障。上海是常住人口近 2500万人的特大粮

食消费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粮食 250万吨左右，约 60%需要调入①，仅布局 4个中央储备粮储备库。疫

情期间，为保障上海粮油市场平稳，大力调动全市及周边地区资源生产、运输、供应，虽然没有动用中

央储备粮，有限的中央储备粮布局，在支撑庞大粮食需求和增强社会信心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作

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仅是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临时的供应紧张被国际舆

论放大，引发关于上海作为全球经济枢纽可能影响国际市场的广泛担忧，对市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

（2）重口粮、轻玉米，储备结构不匹配消费结构。一方面，储备布局区域直接影响储备品种结构，

大部分地区储备结构同种植结构一致[3]，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中，动用了 4600吨中央储备粮，其中小

麦从青海出库，稻谷从宁夏出库②，中央储备粮跨省调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青海稻谷储备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更重视口粮储备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小

麦和稻谷储备比重不低于 70%的目标。河南的中央储备粮漯河直属库有限公司 2020年完成 11.5万

吨小麦轮换和 4.4万吨玉米轮换③；江西的中央储备粮高安直属库有限公司2020年完成中央储备粮轮

换 4.3万吨，其中稻谷和玉米的比例约为 5：1，2021年完成轮换 4.25万吨，稻谷和玉米的比例约为 4.5：
1④，结合储存年限计算，玉米占比不到20%。

口粮多、饲料粮少的储备结构不适配我国粮食消费需要。新冠疫情期间玉米消费需求在部分省

份无法“自给自足”，出现局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2020年南方多地饲料企业原料紧张，政策性玉米

成交量同比增加近 3700万吨⑤，国内玉米价格从 2020年 1月的 0.98元每斤涨到 12月的 1.34元每斤，

涨幅达 36.73%，大豆涨幅 34.27%，大米和小麦价格则相对平稳⑥，虽然并未动用中央储备粮，但也反

映区域性饲料粮储备比例少、难以有效调节市场，玉米、大豆临时收储制度取消，更进一步减少了我

国粮食储备系统中可调用的饲料粮数量。

2023年 11月-12月，位于黑龙江的中央储备粮建三江直属库有限公司 190吨 2020年的稻谷 8次

挂牌竞价销售均流拍。陈稻谷通常用作饲料，但饲料生产更偏好玉米等作物，导致陈稻谷在市场上

较难找到买家，尤其是东北地区同时是稻谷和玉米主要产区，过多稻谷储备在轮出中缺乏竞争力和

市场需求。储备粮体系过于集中于口粮，稻谷在长期储备、品质下降后轮出有难度，反映了储备结构

单一、储备规划不平衡的问题。

（3）重储备、轻流通，储备粮调运受限。物流是储备的自然延伸，储备与物流协调匹配能够提高

粮食运输效率，储备库较少的区域增加粮食物流线路有利于提高获取粮食的能力，增强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围绕粮食物流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大力发展“两横、六纵”八条粮食物流重点线路，布局了

168个物流节点，粮食流量占全国粮食跨省流量的 65%，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粮食运输网络，但运

力分配同储备粮运输需求的分布不太一致。在平衡区和主销区，平均每个物流节点承担着3.4个、2.9
个储备库的运输任务，而主产区平均每个物流节点对应 6.5个储备库的运输压力，尤其东北地区的大

部分物流节点同时是京哈、京沪、京广、京昆四条粮食物流重点线路的节点，东北三省平均每个物流

节点对应 10.3个储备库，运输任务繁重，存在一定风险。以黑龙江为例，粮食产量位列全国第一，布

局 74个中央储备粮储备库，但地处粮食物流重点线路的最北端，仅 5个物流节点，粮食运输调运难、

压力大，铁路运输“请车难”，公路运输费用高，且运力往东北调运时逐站截流，地处最北端的黑龙江

运力更为受限。由于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单一，运输不对称，“空进满出”现象多，粮食外运运力调度依

赖政府部门，不是发挥市场指挥棒作用的自发活动，运输资源浪费，运输效率低，运输成本高，影响粮

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中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和粮食产量计算得到。

②    数据来源于新华社，https：//www.gov.cn/jrzg/2010-04/18/content_1585538.htm.
③    数据来源于2021年《漯河年鉴》。

④    数据来源于2021年、2022年《高安年鉴》。

⑤    数据系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结果2019年、2020年的数据整理得出。

⑥    数据来源于《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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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供应稳定性。

此外，我国还未形成一体化的粮食储运体系，粮食物流设施和粮食运输需求割裂，粮食专用铁路

线和专用码头发展缓慢，物流节点建设缺位制约粮食集散提速。以公路为常用运输方式的储备库，

日出/入库能力大部分在 200~800吨，而配备有铁路专用线的储备库，日出/入库能力可以达到 1000
吨，中央储备粮辽东湾直属库有限公司靠近金帛湾站，衔接盘锦港，日出/入库能力可以达到 8000
吨①。但大部分储备库缺少铁路专用线路，以公路运输为主要出入库方式，转运效率低。

粮食储运协调度低主要是因为我国物流运输体系建设更多考虑总体经济活动的需要，不是单独

考虑粮食运输需求，而经济活跃地区与粮食产区往往分离，导致交通枢纽远离粮食产区，粮食运输在

物流运输中的份额小、优先级不高、季节性强，运力建设重视程度低。同时，区域间粮食运输发展不

平衡、标准不衔接、资源未整合，局部运力过剩和运力不足同时存在，全国粮食运输体系还有待优化。

四、中央储备粮布局优化路径

我国中央储备粮储备布局同粮食生产、消费、运输的协调度较低，难以为动态变化的粮食需求有

效、及时地提供保障，储备布局优化不能就储备论储备，要与粮食生产格局、消费需求相匹配，与运输

环节相衔接。

1.平衡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储备库布局

主产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然是储备库主要分布区，但从经营效率和成本考虑，需要适当削减

储备冗余地区的储备库数量，尤其是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江西四省份应当作为优先调整对象。可

以将冗余储备库先变更为政策性粮食储备库，再逐步转为经营性粮食储备库，既提高库容利用率，又

降低经营成本，还改善市场运行灵活性。为避免中储粮集团过度扩张在粮食市场形成垄断力量，应

当鼓励粮食主产区政府加大培植其他粮食储备力量，稀释中储粮集团的市场话语权，也通过发展多

元化粮食储备经营主体，增强粮食市场的竞争性，提高市场效率。

建议进一步增加平衡区和主销区储备库的数量，以提高非主产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主销区

容易发生市场风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人口密度高，粮食消耗量大，依赖外部粮食供应。

因此，在这些地区追加储备库布局，可以减少突发事件对粮食供应的冲击，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仍能及

时释放储备粮食，平抑市场价格，满足基本需求，缓解供应紧张，提振市场信心。重庆地处西部地区，

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一旦物流中断，可能面临较长时间的供应困难，增加储备库布局，可以降低物流

风险，保障粮食调运稳定性。

2.优化储备粮品种结构

我国饲料粮主要依靠进口，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风险冲击，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以

增强国内饲料粮市场韧性为前提，加强饲料粮储备调控能力，并根据消费习惯需要适当平衡各地稻

谷、小麦储备比例。第一，以销定储，适度增加饲料粮使用大省的饲料粮储备，减缓市场风险。第二，

要注意汲取玉米库存高企教训，完善储备粮轮换预警制度，保障饲料粮储备常规轮换正常，避免饲料

粮库存长期积压，对于没有按照预期完成轮出计划或完成计划不顺利的储备粮库，国务院发展改革

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经研判后，动态调整所属区域的储备计划。第三，由于储备往往是就

近收购，北方地区主要储备小麦，南方地区储备以稻谷为主，这与人口流动带来消费结构调整的结果

不适配，所以需要适度增加小麦主产区的稻谷储备和稻谷主产区的小麦储备。

3.增强储备粮调运能力

打通粮食从田间到仓库、从仓库到餐桌的“高速路”，还要推动仓储设施升级改造。第一，打造静

态储备与动态流通相结合的储运体系。持续增加散粮运输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储备库运粮公路、铁

路专用线建设，提高粮食出库、入库能力。对于储备库较多、粮食运输需求较大的地区，增加物流节

①    数据来源于中储粮网电子交易平台公布的交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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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规划布局，保障粮食运输需求，减轻运输压力。第二，针对东北地区粮食运输单程空载限制粮食运

输发展积极性的问题，需要加强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整合各方供需资源，通过市场引导协调运输力

量。另外，在技术层面加强研发，优化运粮车皮设计，提升其适应不同货物运输的能力，减少对特定

用途的依赖，提升运输效率和灵活性。第三，加快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目前大部分粮食储备库评价

体系中仅涉及库房主体设施标准，《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试行）》对储备库的粮食接发能力提出

了要求：汽车接发作业时，平房仓单线作业能力不应低于 100吨/小时，浅圆仓不应低于 200吨/小时，

火车或船舶接发作业时，应与铁路或码头装卸作业能力相匹配。加快建设高标准粮仓有助于提高粮

食调运效率，确保粮食在突发需求下能够快速调配到位，同时与现代化农业设施相衔接，有利于形成

完整的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系，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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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Central Grain Reserve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ZHOU Lin，PU Mingzhe，ZHONG Yu

Abstract “Where to store”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how to store”. Central grain reserves consti⁃
tute the backbone of China’s grain reserve security，and the rational spatial allocation determines the ca⁃
pacity fo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food security.Based on a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
ment，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ree key stages affecting reserve effi⁃
ciency—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transportation.It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grain reserves 
across producing regions， their alignment with consumption demand，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transpor⁃
tation.Draw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linear programming，the study calculates the optimal range of reserve 
depots at which grain reserves reach a balanced state with 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urrent layout of central grain reserve depots are 
proposed. At present， there are 890 central grain reserve depots，77% of which are located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depots in four non-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 
falls below the lower bound of the estimated optimal range，while that in four major grain-producing re⁃
gions exceeds the upper bound. The current layout shows a bias toward producing regions and away from 
consuming regions，resulting in high operating costs and inefficient rotation channels. Additionally，the fo⁃
cus on rations over corn has weakened the abilit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eed grain supplies. Similarly，an 
emphasis on reserve rather than circulation has resulted in restrictions on grain movemen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the layout of static grain reserve depots should be adjusted in a timely manner in accordance 
with dynamic changes in grain dem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bala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
serve depots between major and non-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s，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reserve 
grain varieties in line with market demand，and enhancing investments in grai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transfer efficiency.

Key words food safety； central grain reserves； reserve layout；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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